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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所致虫瘿形态结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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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枸杞红瘿蚊是宁夏枸杞上重要成灾害虫之一。枸杞白瘿蚊是继枸杞红瘿蚊后在宁夏枸杞上新发现的另一种

瘿蚊科害虫。两种瘿蚊均以幼虫为害宁夏枸杞幼嫩花蕾使其不能正常发育，但形成的虫瘿结构差异明显。本文通

过外部形态观察、石蜡切片等方法对两种虫瘿发育过程中的外部形态特征、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

两种瘿蚊幼虫的取食不会引起花部结构的增加或缺失，但均影响花部结构发育，使其无法正常开花结果。枸杞红瘿

蚊主要造成子房细胞数量增多形成虫瘿，枸杞白瘿蚊主要造成花冠细胞体积增大形成虫瘿。此外两种虫瘿在花柱、

花丝、蜜腺、花药、花柄等处均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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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枸杞犔狔犮犻狌犿犫犪狉犫犪狉狌犿 Ｌ．为茄科Ｓｏ

ｌａｎａｃｅａｅ枸杞属犔狔犮犻狌犿多年生落叶灌木，是我国西

北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１］。其干燥成熟果实枸杞子

为我国大宗常用中药材［２］。宁夏枸杞花果同期，营

养丰富，易滋生病虫害。据调查有６０多种害虫为害

宁夏枸杞，其中成灾害虫１０多种
［３］。枸杞红瘿蚊，

即枸杞花桥瘿蚊犌犲狆犺狔狉犪狌犾狌狊犾狔犮犪狀狋犺犪Ｊｉａｏ ＆

Ｋｏｌｅｓｉｋ是宁夏枸杞生产中普遍发生的重要害虫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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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虫以幼虫为害枸杞花蕾，使其形成畸形虫瘿而不

能开花结实［５］。枸杞红瘿蚊最早于１９７０年在野生

宁夏枸杞上发现［６］，此后一直被认为是形成枸杞花

蕾虫瘿的唯一害虫［７］。已发表的文章中对枸杞花蕾

虫瘿的描述主要围绕其外观形状［６，８］，如“灯笼状畸

形虫瘿”［９］等，极少关注虫瘿内部结构。然而，作者

在解剖大量枸杞花蕾虫瘿时发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

虫瘿结构，其外观与枸杞红瘿蚊虫瘿极为相似，但致

瘿膨大部位存在明显差异。该瘿蚊幼虫和雌雄成虫

体色均为白色，与枸杞红瘿蚊有明显区别，经天津农

学院焦克龙副教授鉴定暂命名为“枸杞白瘿蚊”犆狅狀

狋犪狉犻狀犻犪ｓｐ．。

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均隶属于双翅目Ｄｉｐ

ｔｅｒａ瘿蚊科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二者均为害宁夏枸杞

幼蕾，致其不能正常开放，形成畸形花蕾即虫瘿［８］。

虫瘿是植物与昆虫互作、协同进化的高级产物［１０１１］。

虫瘿的形成具有高度专一性，一种致瘿昆虫通常只

为害同种或同属植物的某一部位，不同致瘿昆虫致

瘿部位不一致。依据为害部位，虫瘿可分为芽瘿、花

瘿、叶瘿、枝条瘿、根瘿和果瘿等［１２１５］，其中在花器官

成瘿的致瘿生物很少［１６１７］。简单的虫瘿结构是叶片

卷曲或隆起，复杂的虫瘿结构一般包括虫瘿外表皮、

虫室、维管束、营养层等［１０］。目前国内对虫瘿的研

究大多是叶瘿形态的简单描述［１８１９］，对花瘿外部形

态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研究较少。

宁夏枸杞被枸杞红瘿蚊或枸杞白瘿蚊为害后形

成的虫瘿属于典型的花瘿。自然界中两种瘿蚊为害

同种植物同一器官，且形成具有明显形态差别虫瘿

的现象十分少见。而如何准确识别与区分两种瘿蚊

虫瘿，对这两种害虫的监测与防控有重要意义。同

时，研究两种瘿蚊致瘿差异是了解致瘿昆虫与寄主

植物互作及协同进化的重要依据。本试验采用外部

形态观察、石蜡切片等方法研究两种虫瘿的发育特

征、外部形态及内部解剖结构差异，以期为进一步研

究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致瘿机理提供参考，为

后期田间识别及防治提供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不同发育阶段的宁夏枸杞正常花、枸杞红瘿蚊

虫瘿和枸杞白瘿蚊虫瘿于２０１８年５月采自甘肃省

民勤县西渠镇的一个枸杞园内（３８°５９′Ｎ；１０３°３４′Ｅ）。

田间调查发现两种害虫在该地区时常共同发生

（图１）。

图１　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在同一株

宁夏枸杞上形成的虫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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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主要仪器

解剖镜ＬｅｉｃａＭ２０５Ｃ、显微镜ＬｅｉｃａＤＭ２５００、浸

蜡机ＬｅｉｃａＡＳＰ２００５、包埋机ＬｅｉｃａＥＧ１１５０Ｈ、冷台

ＬｅｉｃａＥＧ１１３０、切片机ＬｅｉｃａＲＭ２２４５、染色机Ｌｅｉｃａ

ＳＴ５０２０、展 片 机 Ｌｅｉｃａ ＨＩ１２１０、烤 片 机 Ｌｅｉｃａ

ＨＩ１２２０，德国莱卡仪器有限公司；全景组织细胞定

量分析仪ＴｉｓｓｕｅＦＡＸＳＰｌｕｓ，奥地利ＴｉｓｓｕｅＧｎｏｓ

ｔｉｃｓ公司。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外部形态观察

从田间采集带虫瘿的宁夏枸杞枝条，快速放入

装有冰袋的泡沫箱中带回室内，观察和记录不同时

期新鲜虫瘿的形态。１）外观形态比较：对比不同

发育时期虫瘿与正常花，并使用 ＮｉｋｏｎＤ９０＋

８５ｍｍｆ／３．５ＧＥＤＶＲ拍照记录。２）纵截面观察：

使用干净解剖刀从虫瘿中部纵切，比较不同发育时

期虫瘿纵切面，并使用ＣａｎｏｎＥＯＳ６０Ｄ＋ ＭＰＥ

６５ｍｍｆ／２．８１５Ｘ拍照记录。３）花器官观察：将不

同时期虫瘿内各花器官剥离分开，在ＬｅｉｃａＭ２０５Ｃ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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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观察花器官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发育情况，

并拍照记录。

１．３．２　石蜡切片解剖观察

从田间采集不同发育时期的正常花和虫瘿，用

蒸馏水清洗干净后置于ＦＡＡ固定液（５０％乙醇

９０ｍＬ＋冰醋酸５ｍＬ＋甲醛５ｍＬ）中保存备用。

样品经梯度乙醇脱水（５０％乙醇１ｈ，６０％乙醇１ｈ，

７０％乙醇１ｈ，８０％乙醇１ｈ，９０％乙醇１ｈ，１００％乙

醇３０ｍｉｎ，１００％乙醇３０ｍｉｎ），二甲苯透明、石蜡包

埋后，采用常规石蜡切片技术切片，切片厚度

１０μｍ，以番红 固绿染色，再经脱水透明后制成永

久玻片。将玻片置于ＴｉｓｓｕｅＧｎｏｓｔｉｃｓ载物台上，用

ＺｅｉｓｓＡｘｉｏＩｍａｇｅｒＺ２显微镜观察，ＴｉｓｓｕｅＦＡＸＳ

Ｐｌｕｓ软件拍摄拼接并保存。

１．３．３　花器官参数的测量

１）每组６个花／虫瘿。选取花冠、子房２个部

位，使用Ｄｉｇｉｍｉｚｅｒ软件测量虫瘿宽度（花冠宽度）

（Ｃｗ）、花瓣长度（Ｐｌ）、花瓣厚度（Ｐｗ）、子房纵切面

宽度（Ｏｗ）、子房纵切面高度（Ｏｈ）共５个参数（单

位：ｍｍ）。２）基于以上样本观察子房及花冠细胞，各

随机选取１０个视野观察测量，每个视野测定５个细

胞，分析计算子房和花冠细胞面积（单位：μｍ
２）。

３）统计方法：采用ＳＰＳＳ２１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平均

值和标准误（ＳＥ），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处理组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和ＬＳＤ多重比较。

图２　宁夏枸杞花器官纵切面测量参数示意图

犉犻犵．２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

犾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狊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犳犾狅狉犪犾狅狉犵犪狀狊狅犳犔狔犮犻狌犿犫犪狉犫犪狉狌犿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两种瘿蚊虫瘿外部形态差异

两种瘿蚊虫瘿均为畸形发育的花，虫瘿外部绿

色，整个发育期间虫瘿闭合。根据花和虫瘿发育过

程中外部形态特征，将正常枸杞花（ＣＫ，图３ａ）、枸杞

红瘿蚊虫瘿（ＧＧ，图３ｂ）和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图

３ｃ）的发育分为６个时期。

第１时期：幼虫侵入期。此时正常花处于幼蕾

期，外部平滑。两种瘿蚊成虫在枸杞幼嫩花蕾顶部

产卵，外观上正常花和被瘿蚊侵染的花不易区分，仅

能通过在花蕾上产卵后死去的成虫进行区分。卵在

花蕾中原位孵化，孵化后瘿蚊幼虫即开始取食，幼虫

从花蕾顶部往子房处边移动边取食，最终大多数枸

杞红瘿蚊幼虫停留在子房基部，而大多数枸杞白瘿

蚊幼虫停留在子房顶部。

第２～４时期：幼虫取食，虫瘿形成期。此时正

常花处于露冠期。两种虫瘿形态可区分。两种瘿蚊

幼虫均开始在固定部位为害，造成取食点附近的组

织细胞不能正常生长发育，从而形成不同结构的虫

瘿。枸杞红瘿蚊形成的虫瘿基部（主要为子房）开始

膨大而顶部尖，虫瘿外形似“水滴”，而后虫瘿不断发

育，子房膨大致使花萼开始开裂，此时虫瘿形似“球

形”，虫瘿顶部露出近白色花冠，花萼边缘干枯成棕

色（图３ｂ）。枸杞白瘿蚊形成的虫瘿花冠基部开始

膨大，形成囊状结构，而后花冠中部快速生长，虫瘿

外形似“灯笼”，有明显的沟纹均匀分布在虫瘿上，大

多数虫瘿沟纹为５条，与宁夏枸杞正常花冠数量一

致。随着虫瘿不断发育，虫瘿顶端开始露出近白色

花冠（图３ｃ）。

第５～６时期：幼虫老熟入土，虫瘿成熟期。此

时正常花进入盛花期。两种虫瘿形态可明显区分。

此时虫瘿内两种瘿蚊幼虫老熟，在虫瘿外可见老熟

幼虫钻出并弹跳入土，进入下一发育期，幼虫离开虫

瘿后，虫瘿逐渐干枯掉落，偶有虫瘿早落情况发生。

成熟的枸杞红瘿蚊虫瘿实心、硬实，花药萎缩，花冠

纤薄，子房膨大，虫瘿顶部可见子房，有些类似成熟

宁夏枸杞果实而显红色。成熟的枸杞白瘿蚊虫瘿中

空、松软，花药膨大，花冠基部膨大，子房萎缩。

２．２　两种瘿蚊虫瘿内部结构差异

正常枸杞花、枸杞红瘿蚊虫瘿和枸杞白瘿蚊虫

瘿内部结构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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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宁夏枸杞正常花及两种枸杞瘿蚊虫瘿发育的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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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宁夏枸杞正常花及两种枸杞瘿蚊虫瘿结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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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卷第３期 高琼琼等：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所致虫瘿形态结构差异

　　枸杞红瘿蚊形成的虫瘿（ＧＧ）：花冠薄，浅绿色，

中上部膨大，子房和花冠易与花萼、花柄分离（图

４ＧＧｂ，ｃ）。花药萎缩呈褐色，花丝长度比ＣＫ短，

比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长，花丝扁平弯曲，紧贴子

房，不易观察（图４ＧＧｄ）。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子

房膨大，在子房下部及周围花冠基部组织可见枸杞

红瘿蚊幼虫取食痕迹（图４ＧＧｅ①），子房上花柱缩

短，柱头萎缩，基部无黏液（图４ＧＧｅ）。

枸杞白瘿蚊形成的虫瘿（ＣＧ）：花冠厚，深绿色，

中下部膨大，子房和花冠不易与花萼、花柄分离（图

４ＣＧｂ，ｃ），花萼开裂，在成熟虫瘿中，有接近１／２的

花冠未被花萼包裹（图４ＣＧａ）。花药膨大不开裂，

花丝极度缩短（图４ＣＧｄ）。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子

房大小变化不大，在子房上部及花柱基部可见枸杞白

瘿蚊幼虫取食痕迹（图４ＣＧｅ②），花柱弯曲，无明显

伸长，柱头膨大，基部有明显黏液（图４ＣＧｅ）。

２．３　两种瘿蚊所致虫瘿组织结构差异

两种瘿蚊造成宁夏枸杞花成畸形虫瘿，两种瘿

蚊虫瘿宽度、子房大小及花冠大小与对照存在显著

差异，花部各组织不同时期发育动态如图５所示。

图５　宁夏枸杞正常花和两种枸杞瘿蚊虫瘿不同组织发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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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冠：ＣＫ花冠宽度在不同时期波动较小，两种

瘿蚊所致虫瘿的宽度持续增长，在１～２时期和５～

６时期宽度增长幅度较大（图５ａ）。枸杞白瘿蚊虫瘿

（ＣＧ）宽度在各时期均大于ＣＫ和枸杞红瘿蚊虫瘿

（ＧＧ），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花冠宽度居于ＣＫ和枸

杞白瘿蚊虫瘿（ＣＧ）之间，ＣＫ花冠宽度最小。至第６

时期，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宽度达到９．５４ｍｍ，为

ＣＫ的３．４７倍，为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的１．３８倍。

除第１时期外，其他时期３者间均存在显著差

异（犘＜０．０５）。

子房：ＣＫ子房高度和宽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１～２时期和５～６时期增长幅度较大。枸杞红瘿蚊

虫瘿（ＧＧ）子房高度（图５ｂ１）和子房宽度（图５ｂ２）在

整个发育时期内总体呈上升趋势，除第１时期外，其

他时期均显著高于ＣＫ和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图

５ｂ，犘＜０．０５），至第６时期，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

子房宽度达到５．１５ｍｍ，高度达到５．５１ｍｍ，分别

为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的２．１９倍和２．３０倍，为

ＣＫ的２．５４倍和１．８０倍。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与

ＣＫ在子房高度上无显著差异，但二者的子房宽度

在３～５时期有显著差异（图５ｂ２，犘＜０．０５）。枸杞

白瘿蚊虫瘿（ＣＧ）子房高度和宽度变化无明显规律，

但第６时期高于第１时期。

花瓣：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枸杞白瘿蚊虫瘿

（ＣＧ）和ＣＫ的花瓣长度和厚度总体呈增长趋势。

ＣＫ花瓣长度除在４～５时期略有波动，整体增速较

快。发育末期，ＣＫ花瓣长度（图５ｃ１）和厚度（图

５ｃ２）居于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和枸杞红瘿蚊虫瘿

（ＧＧ）之间。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花瓣长度和厚度

均高于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和ＣＫ，花瓣厚度在

１～２时期和５～６时期增长幅度较大。至第６时

期，枸杞白瘿蚊虫瘿（ＣＧ）花瓣长度和花瓣厚度显著

高于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图５ｃ，犘＜０．０５），分别

为枸杞红瘿蚊虫瘿的１．３５倍和２．４４倍；枸杞白瘿

蚊虫瘿（ＣＧ）仅在花瓣厚度上与ＣＫ存在显著差异，

为ＣＫ的２．４４倍。ＣＫ与枸杞红瘿蚊虫瘿（ＧＧ）在

花瓣长度、厚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２．４　两种瘿蚊所致虫瘿组织细胞形态及大小差异

２．４．１　子房细胞

发育初期，ＣＫ、枸杞红瘿蚊虫瘿和枸杞白瘿蚊

虫瘿子房纵切面细胞差别不大，均紧密排列。ＣＫ子

房外壁细胞完整，整体细胞呈方形，较小。在整个发

育时期ＣＫ子房细胞缓慢增大，但细胞面积显著小

于形成虫瘿的子房细胞（图６ｂ１，图７ａ）。枸杞白瘿

蚊虫瘿子房顶部外壁细胞有明显被取食痕迹，多数

细胞形状不完整，子房内部细胞排列规则，细胞多为

方形，面积显著大于ＣＫ（图６ａ１，图７ａ）。枸杞红瘿

蚊虫瘿子房基部外壁细胞可见明显被取食痕迹，被

取食后细胞皱缩无完整形态，其子房内部细胞初期

与ＣＫ相似呈方形，而后逐渐增大。在子房部位观

察到导管结构，细胞仍紧密排列，但细胞排列方式及

形状逐渐变为无规则（图６ｃ１），细胞面积随虫瘿的发

育持续增大，各时期均显著高于ＣＫ，２～６时期显著

高于枸杞白瘿蚊虫瘿。在第６时期枸杞红瘿蚊虫瘿

子房细胞面积达到最大，为１３２０．７３μｍ
２，是ＣＫ的

３．０４倍，枸杞白瘿蚊虫瘿的１．９６倍（图７ａ）。各时

期各组之间细胞面积存在显著差异（犘＜０．０５）。枸

杞红瘿蚊虫瘿子房细胞不仅面积大于ＣＫ和枸杞白

瘿蚊虫瘿，而且整体数量也明显多于枸杞白瘿蚊虫

瘿（图６ｃ２）。

２．４．２　花瓣细胞

发育初期ＣＫ的花瓣细胞近正方形。发育后

期，中部细胞纵向生长成长方形并紧密排列，花瓣内

外表皮细胞近方形，规则排列在一起（图６ｂ３）。枸

杞白瘿蚊虫瘿发育初期，花瓣内、外层细胞均为方

形，紧密排列，花瓣内层细胞无明显增大，有被取食

痕迹，中层细胞不断膨大，细胞形状疏松无规则排列

（图６ａ３）；花瓣细胞面积不断增长，至第６时期，细胞

面积最大，为３０８４８．２２μｍ
２，显著高于ＣＫ和枸杞

红瘿蚊虫瘿（犘＜０．０５），是ＣＫ的７．２２倍，枸杞红瘿

蚊虫瘿的１９．４３倍。枸杞红瘿蚊虫瘿发育初期花瓣

细胞排列紧密，形状多为长方形，中层可见许多导

管。内层细胞可见取食痕迹，大小不一，形状不规

则，排列紧密无序，外层细胞大小不一，但仍有序排

列。大部分中层细胞狭长，紧密排列（图６ｃ３）。枸杞

红瘿蚊虫瘿和ＣＫ花瓣细胞面积变化总体趋势相

似，１～３时期细胞面积增长平缓，３～４时期增幅提

升，二者各时期细胞面积均无显著差异（犘＞０．０５），

但均显著低于枸杞白瘿蚊虫瘿（图７ｂ）。

·０６·



４８卷第３期 高琼琼等：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所致虫瘿形态结构差异

图６　宁夏枸杞正常花和两种瘿蚊形成的虫瘿内部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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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宁夏枸杞正常花和两种瘿蚊虫瘿子房细胞（犪）和花瓣细胞（犫）面积变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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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瘿蚊幼虫取食诱导形成的

两种虫瘿在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上与正常花部结构

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以子房和花冠两个部位差异较

大。枸杞红瘿蚊幼虫取食为害主要导致子房部位膨

大，枸杞白瘿蚊取食主要导致花冠部位膨大，表明枸

杞红瘿蚊幼虫取食促进子房细胞的分裂，而枸杞白

瘿蚊幼虫取食则促进花冠细胞的膨大。两种瘿蚊幼

虫取食并不会引起花部结构的增加和缺失，但导致

花部结构畸形发育，无法正常开花结实。此外，雌

蕊、雄蕊等结构也存在差异。

依据本研究结果可快速鉴别两种瘿蚊所致虫

瘿，虫瘿的外在表型会因成虫产卵时期不同而有细

微不同，但内部结构差异不大。在枸杞红瘿蚊虫瘿

中，一个虫瘿内会出现两批不同龄期的幼虫，表明枸

杞红瘿蚊成虫会在同一花蕾内重复产卵。在田间调

查中还发现两种瘿蚊会共同为害同一花蕾，形成另

一种新结构虫瘿，两者共同为害的虫瘿外观与枸杞

白瘿蚊虫瘿相似，花冠膨大，但解剖发现内部子房也

同时膨大。共同为害的虫瘿以子房膨大为主还是以

花冠膨大为主可能与两种瘿蚊幼虫数量有关。

虫瘿是植物和昆虫互作产物，是自然界普遍存

在的现象，植物的光合产物及营养会优先供给幼嫩

部位，因此致瘿昆虫通常会为害植物幼嫩部位［２０］，

以保证其正常的生长发育。目前，致瘿昆虫形成虫

瘿特异形态的过程和机制还不清楚，普遍认为致瘿

昆虫在取食、产卵时的机械刺激或唾液等各种分泌

物可影响植物营养分配［２１］，使植物细胞按特定方向

有规律地分裂和增长。本研究中的两种瘿蚊属于同

一科，口器及取食方式一致，猜测两种幼虫对营养的

需求也基本一致，两种瘿蚊取食部位虽稍有差别，但

物理刺激相似，因而推断物理刺激并非导致虫瘿结

构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分

泌的致瘿刺激物质不同，改变了植物体内部分激素

的含量及分布［１７］，从而导致各花器官（尤其是花冠

和子房）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非正常变化，最终形成

不同虫瘿结构。在整个虫瘿的形成过程中并无新的

生理过程和代谢通路发生［２２２３］，也无新的结构产生，

然而正常生理过程会以非正常时间和生长速率进

行，从而致使正常组织形成虫瘿［２４］。推测是由于两

种瘿蚊幼虫的取食会诱导植物产生不同种类的植物

激素，改变了植物激素间的相关关系［２５］，尤其是生

长素和细胞分裂素［２６２７］，而且枸杞红瘿蚊可能主要

调控细胞分裂素，枸杞白瘿蚊主要调控生长素。一

般而言，虫瘿中酶的种类和活性，以及植物激素的含

量和个别激素比例都有所变化［２３，２８］。在本文的研究

中尚不能确定幼虫取食与虫瘿发育存在怎样的关

系。虫瘿发育是否需要虫瘿的持续取食？幼虫取食

如何调控花蕾形成虫瘿？两种瘿蚊单独致瘿的主要

物质及机制和两种瘿蚊共同致瘿的机理是什么？这

些问题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自然界中，在花器官上致瘿的昆虫较少，因而对

此展开的研究十分匮乏。宁夏枸杞两种瘿蚊在幼嫩

花蕾产卵及幼虫取食为害导致宁夏枸杞产生花瘿。

本文描述了两种花瘿在不同发育时期下的外部形态

和内部组织结构的特征及差异，一方面丰富了虫瘿

种类，完善了对虫瘿结构的描述；另一方面，两种虫

瘿外部形态及内部结构研究为田间快速识别和防治

提供理论指导，为进一步研究枸杞红瘿蚊和枸杞白

瘿蚊致瘿机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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